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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

宇文护首将襕袍
纳入官服体系

关于襕袍的起源，史料记载与学者论述
历来众说纷纭。综合史料与今人观点，笔者
较认同这一观点：襕袍雏形始于北朝，其后历
经两次制度定型——北周宇文护首将其纳入
官服体系，初唐马周再度厘定规制，并为其附
会传统深衣的文化内涵。

唐初修撰的《隋书·礼仪志》记载：“保定
四年（564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
护始命袍加下襕。”这一记载，亦被唐五代诸
多史书沿袭采信。

宇文护为何要在袍服下摆增设横襕？实
则是借服饰形制，附会华夏正统的深衣古
制。深衣为华夏最古老的服饰形制之一，承
袭上古上衣下裳之礼，虽作上下连属之裁，却
仍保留上下分体的形制符号，以示恪守古礼、
尊崇祖制。

宇文护在袍服之下加缀横襕，正是以一
道横布象征下裳，既延续华夏衣冠正统，亦契
合当时朝野推崇汉文化、政治上追复周礼的
时代风气。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北朝袍服实
物，圆领右衽，窄袖阔身，下摆处特意拼接布
幅，且布面纹样走向与衣身截然有别，正是典
籍所载的“横襕”。

古人选择横向拼接襕边，亦有实用考量：
受古代织机布幅所限，横向裁接更省布料、合
乎俭用之道。由此可见，无论文献史料，还是
实物遗存，皆可佐证——襕袍至迟在北朝已
然成型。

五代马缟的《中华古今注》记载：“侍中
马周取深衣之造加襕衫，为庶人之礼见之
表，至仕官皆服之。”后世史书多承袭此说，
认定衫袍加襕之制定型于马周，以形制象征
深衣古礼。

至初唐，衫、袍缀襕正式与深衣礼制绑
定，定为士人常服、官员公服。自此，襕袍深
度融入汉民族衣冠体系，历经岁月流转，形制
与功用不断衍变。

襕衫：中国传统“学士服”的前世今生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校园里不仅弥漫着离别的气息，还悄然兴起了一股复古风潮——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穿上襕衫，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一段校园生活画上充满文化韵味的句号。
作为历史上士人学子的标志性服饰，其圆领大袖、下施横襕的形制，既象征着对古代“上衣下裳”礼制的恪守，也承载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学子们选择襕衫，不仅是为了视觉上的美

感，更是为了在告别校园之际，通过服饰完成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对话。
襕衫指的是上下通裁，衣身下摆处拼接一道横襕的长衣，而“襕”是衣身下摆拼接的横幅布料，也称“横襕”，是这款服饰最鲜明的标识。襕衫的形制脱胎于襕袍，而“衫”与“袍”亦有明确区

分：衫为单层，宜于日常穿戴；袍则多为夹层或内填棉絮，适于御寒。宋、明两朝，二者在形制、面料、穿着人群以及使用场景上各有不同。本文将顺着历史脉络，从襕袍溯源说起，既梳理二者
的发展流变，也辨析二者的区别。

大家上学时候都学过《邹忌讽齐王纳
谏》，说的是当年齐国的谋士邹忌高大威
猛、帅气逼人，端起镜子照照，自我感觉极
其良好。

直到有一天，邹忌真的看到了徐公，
顿感自愧不如，等回家对着镜子再看，越
看越感觉人家是天上的凤凰，自己是地上
的蚂蟥。这时候，邹忌才恍然醒悟过来，
原来别人之所以夸他美，那是因为爱他、
怕他或者是有求于他，这才用谎话来蒙蔽
他。后来，他把这个痛苦的领悟告诉了齐
王，劝谏齐王不要被好听的谎话所蒙蔽。

这个道理，古人称之为“镜鉴”，比如
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得力干将魏征病故
的时候，李世民就感叹：“以铜为镜，可以
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可见，古人对于镜子的
理解已经超出了这个器物本身。

新石器时代或者更早时期，人们发现溪
水、盛水容器的水面可以映照人影，甚至在一
些比较光滑的金属表面，也有同样的效果，于
是人们就开始尝试并且制造出了镜子。

那是谁造出了第一面镜子呢？一种
说法是黄帝（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
神镜宝镜也——《轩辕黄帝传》），另一种
说法是黄帝的妻子嫘祖，说她用石头磨出
了镜子。

这两个说法当然只是美丽的传说，当
故事听听就可以了。真正考古意义上最
早的铜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齐家
文化，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制造技术还比较

一般，做工比较粗糙。
另外，如果有机会去翻一翻中国的史

书文献，会发现大家对镜子的称呼，有时
候是“镜”，有时候是“鉴”。在金文里，

“鉴”通“监”，就好像是一个人佝偻着身
子、睁大了眼睛往水盆里看。《说文解字》
里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
行，故用以为镜。”这里的“鉴”指的是

“盆”，所以说，盛水的盆，也就是“鉴”，才
应该是最早的镜子。

早期的铜镜和其他青铜器一样，都是礼
器或葬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镜才被用
来照容，但只有诸侯权贵才能享用，底层人
民想看看自己啥样子，怎么办呢？没办法，
只能找个小河沟“鉴”一下。等铜镜真正进
入普通人家里，已经是西汉时期的事情了。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在玻璃镜进
入中国之前，古人好像一直都是在用铜
镜，一开始用铜是因为人们先提炼了铜，

这没问题，但春秋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
铁，为什不用铁或者其他材质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铜的韧性比较好、加工性能比较强，可以
满足铜镜的制作需求；第二，铜制品经久
耐用、不易腐蚀；第三，早期铁制品的焊接
和打磨难度比较大，而且容易生锈导致使
用寿命短；第四，铜镜在中国的制造、雕刻
等工艺发展成熟，铜镜镜面做得非常光
滑，而且铜镜的印花、雕刻、漆画等技艺得
到了广泛应用，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价值。

不过，也不是说古代人就没人用铁做
镜子，战国时候就用过。另外，根据《上杂
物疏》的记载，曹操就有不少金错铁镜，还
进贡给了皇帝。（《上杂物疏》：“御物有尺二
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
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

所以有学者认为，铁镜的出现和使

用，是因为东汉连年战乱，民生凋敝，打仗
把铜料都快打没了，不得已用铁来代替。

那么，铜镜品类繁多，该如何来欣赏
一面铜镜呢？

首先，咱们要知道，博物馆展出的铜
镜，都给你看的是镜背，但原因并不是像
某些人说的铜镜是“照妖镜”，能够照出妖
魔鬼怪的原型。关于这点，不单是在中国
的古典小说、风水文化里有此说法，比如
《西游记》里托塔李天王和文殊菩萨手里
的照妖镜；在西方神话、童话里也有功能
接近的魔镜，比如白雪公主的继母皇后的
魔镜。

但是，从照妖镜的角度来理解博物馆
的展陈就有点不着调了，其实，最重要的原
因是：如果博物馆给你看的是白花花的镜
面，估计你站在镜子面前就傻眼了，因为除
了模模糊糊的身影之外，你什么也看不到。

其次，历代铜镜的铸造工艺、铜质、纹
饰、铭文都不同，所有这些元素都体现在
了镜背上，通过这些小小的镜背，就能看
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
术及风俗习惯等等。可以说，一个镜背，
就是一个时代文化风尚的背影。

铜镜都是怎么磨出来的呢？
首先，铜镜的铸造和其他青铜器的

铸造一样，主要用的是范铸法。说到磨
镜，一般是用锡、铅或者汞的成分，把镜
面打磨到光滑透亮，这种操作还有个名
称叫“开镜”，而以磨镜为职业的人就叫
做“磨镜客”，比如，全真派祖师吕洞宾就
当过磨镜客。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磨镜
客，是托名西汉刘向撰的《列仙传》的一
位叫负局的先生，经常背着磨镜器具，在
吴地的市场上溜达，给人磨拭变得昏暗
无光的镜子，也就是“昏镜”。这位负局
先生看似以磨镜为业，实际上是为患者
送药治病，悬壶济世，可谓传说中的仙
人。由于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至深，“负
局”后来就成为了磨镜的代名词，在后世
诗文里经常出现，而磨镜客也就被称为

“负局人”或者“负局仙”。
清代后期，西方玻璃镜大量涌入中

国，古老的铜镜不知不觉被取而代之。从
西汉早期到晚清，历经近两千年，磨镜这
个和普通百姓生活十分贴近的行当，最终
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杨学涛

不止用来照脸！带你读懂中国古代铜镜

明

形制转变与身份标识
延至明代，襕袍与襕衫皆迎来形制上的

重大变革，风貌与唐、宋已然不同。
明代襕袍多作官员吉服，用料考究，常

以织金缎、提花缎等华贵面料裁制，凡时令
节庆、寿诞筵宴、婚嫁吉礼等喜庆场合，皆可
穿戴。其最大变化在于“襕”的位置：不再缀
于衣身最底端，而是移至膝部，且横襕之上
多饰精美纹样，世人称“膝襕”。彼时这类襕
袍亦不拘性别，女子在婚嫁、赴宴等正式吉
庆场合，同样可着襕袍为礼服。

明代襕衫依旧沿用不衰，明初形制多承袭
宋制，以素色简约为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厘定衣冠规制，借服饰强化士人身
份标识：明令襕衫定为生员（秀才）专属礼服，
民间百姓不得随意僭用。彼时襕衫以玉色布
绢缝制，宽袖镶黑边，束黑色绦带，配软巾垂
带。至明中后期，襕衫渐改为深蓝色，配儒巾，
衣缘仍镶黑边，世人亦俗称“蓝衫”。

形制上，明式襕衫与宋制差异显著：衣
身两侧开衩，且缀有外摆，气韵更为飘逸。
部分明式襕衫索性取消传统横襕，以宽阔底
边替代其礼制象征，形制虽改，襕衫之名与
文人衣冠的内涵依旧传承不变。

纵观襕袍千年缘起与流变，既可窥见古人
敬古循礼、恪守衣冠祖制的文化本心，亦能梳
理出中华服制演变的清晰脉络：在相对稳固的
礼制框架之下，服饰形制、穿着场景、适用人群
代代衍化，而服色、面料、纹样之间，更处处流露
着每个时代独有的审美意趣与人文风骨。

文/陆蕾

两宋

从直袖到大袖
及至宋代，襕袍在承袭晚唐五代直袖样式

的基础上，衍生出宽博大气的大袖形制。二式
同为官员所用，直袖襕袍为日常常服，大袖襕
袍则为朝堂公服，多在上朝理政之时穿着。

传世《八相图》中，可见名臣身穿直袖襕
袍，简约端肃；《景德四图》里，朝堂官员一律
身着大袖襕袍，圆领阔身，衣长及踝，衣袖宽
大几欲垂地。宋代仍以服色定品级：四品以
上着紫色，五、六品着绯色，七品以下着绿
色。南宋赵伯澐（yún）墓曾出土一件实物圆
领襕袍，袖宽达95厘米，与古画中大袖襕袍
的疏阔气韵全然契合。

与此同时，宋代襕衫也规制成熟、定式完
备。《宋史·舆服志》明确记载：“襕衫以白细布
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褶裥
（jiǎn），进士、国子生、州县生服之。”其形制
以白细布裁制，圆领宽袖，下摆设横襕以象征
下裳，腰间缀褶裥，为进士、国子监生及州县
学子的专属服饰。

除日常穿戴外，襕衫亦是宋代士人重要
礼服，凡冠礼、婚礼、祭祀等庄重场合皆可着
用。《朱子家礼·冠礼》载，男子冠礼行“三加”
之仪，依次穿戴深衣、皂衫、公服或襕衫，足见
襕衫的正统礼服地位。而依《朱子家礼·通
礼》所载，士人赴婚宴作宾客之礼，有官者着
幞头、公服、革带皂靴；进士则着幞头、襕衫、
系绦带，襕衫俨然成为古代文人出席正式场
合的“正装”。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代襕衫与襕袍的更迭，
藏着读书人一生追求的身份跃迁。时人谓登科
有五重荣耀，其中两项皆显于衣冠：便是“布衣
而入，绿袍而出”与御宴簪花。所谓“布衣”，是
未登功名时所着的白襕衫；一朝及第，便换上官
家所赐绿色襕袍。于是，“脱白挂绿”便成了万
千书生十年寒窗、求取功名的终极期许。

隋唐

从交领到圆领
今人提及襕袍，多默认圆领样式，其实，

隋代襕袍已有交领、圆领两式并行。隋开皇
四年（584年）徐敏行墓壁画中，便绘有交领
襕袍形象。墓主生活于南朝至隋代，壁画中
仆从、车马仪仗所着袍服，下摆皆缀标志性横
襕，是交领襕袍的真实写照。敦煌第389窟
北壁男供养人画像里，亦多见圆领襕袍身影，
足见隋代两式并存、各有沿袭。

彼时的襕袍，无论交领圆领，皆衣身紧窄，
衣袖自肩至腕渐次收束，衣长及小腿。从传世
图像可见，穿着者多为侍从、平民，形制简约合
体、活动便捷，恰好适配日常劳作与出行所需。

《新唐书》记载：“是时（唐太宗时），士人
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贵女功之始也……中书
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
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
名曰缺胯衫，庶人服之……诏皆从之。太尉
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
视其品，庶人以白。”

据此可知，初唐之时，襕衫为士人上等礼
服，襕袍为官员日常公服，且以服色划分官阶
品级。而“袍”与“衫”亦有明确区分：袍多为
夹层或内填棉絮，适于御寒；衫则为单层，宜
于日常穿戴。

《旧唐书》亦有记述：“开元以来……臧获
贱伍皆服襕衫”“开元中……奴婢服襕衫”。可
见盛唐开元之后，襕衫打破身份壁垒，上至士
人、下至庶民仆役皆可穿着；而襕袍仍为官员
专属常服，始终承载着身份品级的标识意义。

初唐襕袍承袭隋制，圆领右衽，衣身、袖
型及长短并无大变。入盛唐后，风气雍容开
阔，襕袍形制亦随之舒展：袖口加宽为直袖样
式，袖长垂落、衣身廓形放宽，下摆横襕加高，
衣长延至脚踝。至晚唐五代，整体形制沿袭
盛唐旧制，唯圆领之内常露出交领内衬，或是
内衬形制不同，或是领围日渐宽松、内里衣缘
自然外露，这一服饰细节的微妙转变，在传世
名画《文苑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北朝 联珠对饮纹锦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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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西郊明墓出土
明代士人襕衫

春秋战国 透雕龙纹镜

西汉早期 鸟虫篆铭彩绘镜

唐 葵形双鸾狮子花鸟镜


